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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辣的重庆人
沈轶伦

小吴 22 岁， 戴副眼镜， 穿身西装，

显得成熟。 但一转身， 露出背包拉链上

挂着的小熊吊坠。 他一动 ， 熊就一跳 ，

透露出书包主人的身份———到底还是个

学生娃。 午间， 我们一起吃饭。 餐桌上

摆着麻婆豆腐 、 辣椒炒鸭肉和重庆小

面， 小吴看了一眼， 吐舌摇头： “我不

吃辣的。” 众人都笑起来 ， 说 ： “你枉

为重庆人。”

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小吴， 怎么会没

有重庆人的味蕾爱好？ 大约真要追根溯

源起来 ， 是因为小吴是重医子弟的缘

故。 他的父亲是重庆人， 从重庆医学院

毕业后， 留校做医生。 父亲的口味是上

学前在家里定型的， 小吴的口味却是从

小在校园里养成的———这个校园的地

址 ， 在重庆的袁家岗 ， 但这校园的源

头， 却是在上海。 重医里的老教授们 、

小吴父亲的老师和同事们， 乃至食堂的

饭菜， 多多少少， 带着东海之滨另一座

城的烙印。

1955 年 4 月， 上海第一医学院 （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 奉命建立重庆

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前身 ）。 以钱惪

教授、 左景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上医老

前辈， 响应国家号召 ， 溯江而上 。 400

多名教职医护人员分批赴渝， 于荒地上

建起校园。 1956 年 9 月 1 日， 在还响彻

建筑工人号子声和机器轰鸣声的环境

里， 重庆医学院正式开学上课。

来自上海的吴祖尧教授的孩子记

得， 初来重庆， 酷暑时节， 手术室没有

空调， 就用冰块加电扇降温， 一场手术

下来， 父亲几乎昏厥。 由于物资匮乏 ，

医生们回家后还要在屋前屋后种南瓜 、

红薯补充口粮。 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母亲

甚至偷偷输血来为孩子们换取黄豆和猪

肉补身体。 但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 吴

祖尧教授为重庆菜园坝煤场一位工人成

功进行了断肢再植手术。

左景鉴教授带领第一批医务人员来

重庆时还同时负责医院的前期基建工

作。 他和妻子将上海市中心的公寓上交

组织， 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山城落户。 正

在上医读大学的大女儿左焕琛就此在上

海没了住处 ， 此后只能以学校宿舍为

家。 但就是带着这样破釜沉舟的意志 ，

左景鉴教授出任重医附属第一医院的首

任院长， 针对肝癌晚期病人实施了重庆

第一例肝切除手术。

一开始， 在重医， 校园里的一切都

是带着上海味的。 职工之间乡音未改 ，

依旧说上海话， 医生们托人带回上海的

物品、 甚至将上海的煤球炉带来使用 。

学校最初的仪器设备包括图书 、 标本 、

教材 、 切片 ， 甚至解剖课上最初用的

200 具尸体 ， 也悉数是从上海运来的 。

时光逝去 ， 第一批赴渝医生们年华老

去， 但吴侬软语的基因却深入血液， 留

在了这片土地上。

许多年后， 当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

人， 小吴的父亲， 到这里上学时， 不免

对上海有了别样的情愫。 转眼间， 他的

孩子到了高考的年纪， 就遵循父亲的意

愿考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像是一个

圈回到原地， 也像是一个医学生对授业

恩师的一次致敬。 这次复旦的师生到重

医纪念这段历史， 小吴被挑选出来作为

复旦的学生代表参加 。 从上海飞回重

庆， 于别人是旅行， 于他是回家。

吃午饭前， 我们站在重医校园内的

一棵被特意围出的黄葛树下。 校方告诉

我， 这是重医初建时钱惪教授带领创业

者们种植的树 ,黄葛树也是重庆的市树。

钱悳教授在 2006 年过世后 ， 选择将一

部分骨灰留在这树下。

高大的落叶乔木， 将蒙蒙细雨隔绝

在外。 我问边上的小吴： 未来毕业后会

留在上海发展吗？

小吴歪着脑袋想了想说： 那么遥远

的事， 到时候再说吧。 而且将来可选项

应该会很多呢， 也许在上海， 也许回重

庆， 也许出国呢？

我心里想， 这的确是属于九零后的

自由。 无数的选择， 无穷的远方， 都是

属于他们的。 而正是为了让后世的孩子

们能拥有这份健康和自由， 才有了树下

安眠者当日的选择。

62 年前， 钱惪教授找传染科病房护

士长潘秀春说话 ， “去重庆工作去不

去”， 潘秀春回答 “好， 去”， 那一年 ，

她 27 岁。 病毒学家裴润方是 1953 级上

医毕业生， 钱惪教授找他来重庆， 他也

就是一句话 “去 ”，那一年 ， 他 29 岁 。

神经外科专家邹永清当时接到通知来重

庆， 也不过 28岁……他们都是上海青年，

当年选择来渝时， 他们满腔热血， 充满

理想 ， 没有二话 。 其实当时他们的年

纪， 也就比今天的小吴大不了多少。

回上海后 ， 我请小吴去找另一个

地标———离袁家岗 1700 多公里 ， 在原

上医 、 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园

里， 还静静躺着钱惪教授的另一部分 。

根据遗嘱 ， 他将骨灰分为三部分 ， 分

别留在重医 、 上医和抛洒在祖国的大

江大海里。

没有机会再问一问钱教授了， 不知

道后来， 这些成了重庆人的上海人吃不

吃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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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敢在正午的灼日想起你
田洪敏

有些地方， 我们的到来就是为了迅

速地离开。

于我， 大概来到克拉科夫或多或少

也会有着这样的情绪。 一直到离开我也

没有记住当地货币的名称， 和酒店对面

的一家便利店的姑娘学了好几次的波兰

语 “谢谢” 也没有记住发音。 如果不是

碍于诚信， 答应一定要去雅盖隆大学参

会， 我大概是不会专程去克拉科夫的 ，

似乎也是放弃了背包客一般的热情了 。

毕竟往返几日， 舟车劳顿 ， 时空作祟 ，

去之前的准备和回来之后的调整， 都是

有着两边不靠谱的延长线的感觉。 在浦

东机场办理行李托运， 那个姑娘问了几

次： 慕尼黑转克拉克？ 我耐心地纠正 ：

中文是克拉科夫。 心里也想着除了箱子

本身蛮喜欢的， 里面的东西也不是什么

细软———好像也做了行李会丢失的准备。

转机要晃荡近五个小时， 从慕尼黑

到克拉科夫的飞机上， 我四周扫了一下

也只有自己一个亚裔面孔 ， 有些落单

儿， 没有依蔽。 一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样

子就到了克拉科夫， 一个类似国内中等

外埠城市长途汽车站样子的机场， 行李

等了好久， 居然没有丢， 瞎操心。

五月的欧洲还是有些寡淡的冷， 天

色灰， 总是有水汽的样子； 从机场到酒

店的路上我也认为这个城市与自己的理

解没有太大的差别： 未进入主城之前的

街衢偶然会看见类似于苏联 1950 年代的

楼房， 不过我也没有强化这种历史感 。

一个人， 大概是不应该因为自己与文字，

与历史的交道就有了应然的自恃， 认为

有资格言说自以为熟悉其实是陌生的地

方吧， 似乎也不该应然认为自己就可以

宣布进入他人的心灵主权。 建构的冲动

与现实的辩白大概是今天东欧各国面临

的语境， 摒弃掉自以为的阐释与言说的

精神特权是需要警醒的： 霍布斯鲍姆认

为 20 世纪是短暂的 100 年 ， 在损失惨

重的一战的尾巴上开始 ， 以 “东欧剧

变” 结束； 可是相对这片土地， 按照这

个逻辑再向前推进 100 年 ， 似乎也是

“短暂的”。 我选择放弃阐释的愿望， 毕

竟那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领地。 所以也或

者是因为时差， 也或者是因为清冷的空

气， 我基本是头脑麻木地扔下行李就赶

到了会场， 没有什么吁咦嗟兮之声。

仪式感是学术会议安排在雅盖隆大

学主楼内一个中世纪的礼堂里， 雅盖隆

大学被誉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确

切的建校时间是 1364 年 ， 荣誉校友只

要提一下哥白尼就足够了。 后来的小组

讨论给我的空间幻觉好像又转至在地下

室里， 街上阳光明媚起来， 可是一进入

会议室还是冷， 极为清寂， 这或许也符

合欧洲现代大学想象： 热烈自由的激辩

和寂寞孤独的研究如影随形。

语文系常年亮灯， 七拐八拐的楼梯

边儿的小桌子上方也会亮起一盏灯， 坐

在那里看书我时常犯困， 立起来走进不

同的办公室里， 古老地板咯吱咯吱的声

音很有乐感， 很安心， 也似有用冷水激

灵醒来的功效， 就好像在安静的咖啡馆

里突然听到咖啡豆在机器里轰隆隆翻转

的声音， 有一种闹腾的乐儿。 其实， 语

文系缩水得厉害， 那些凭借文学研究走

向思想史或者文化学的人都像是文学的

革命者， 他们怀着不相宜的好意偶尔洄

游， 带着体面的矜持与自信， 那个感觉

是不是有些类似当年哈佛商学院隔洋看

英伦古典大学的样子， 就是这么复杂难

缠的学术困境和世俗思绪， 语文系的教

授普遍厌倦诸如 “自我认同 ” 与 “解

构” 这样的概念， 或许还是眷恋文学自

己的本体吧， ———无论如何语文系今天

是很多东欧国家学术坚守和变革的起

点， 相对或者背对而行也都是在寻找自

己的坦途。

有限的在克拉科夫的几天里一直有

同行者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系

的教授 Mada 陪同。 据她自己的描述是

发现参会名册中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人 ，

她寻觅亲人一般不费力气就在会议第一

天的晚宴中发现了我这个唯一的中国

人 。 Mada 属于那种极端热情的拉丁风

格的女子， 她用词蛮夸张， 说起自己国

家地形的起伏和水系的伴随， 她说好像

是镶嵌着蕾丝边儿， 她偷偷问我波兰国

旗为什么是两种颜色而不是三种颜色 ，

我憋着笑， 觉得她这个来自邻国的人都

不知晓 ， 我也觉得捣乱般欢乐 。 Mada

自己坦言最初因为喜欢中国菜中国功夫

喜欢上中文 ， 据她自己讲一次读到

“大片大片的雪花开始簌簌飘落”， 她彻

底惊叹于 “簌簌” 的美， 几乎是神魂颠

倒地爱上了中文 ， 虽然一起就餐的时

候 ， 她说得最流畅的 还 是 “吃———

吃———吃 ”， 她的不知道哪个中文老师

告诉她这是中国人欢宴时候的客套话 ，

所以她一直和我说 “吃———吃———吃”，

我就差疯了。 她也喜欢庄子， 我看着她

自在的样子也想起来一个颇为 “庄子 ”

的词———在宥 。 Mada 还人来疯在空旷

地给我练上了一段太极， 很是入境， 她

列举的中国太极高人我也不知晓名字 ；

我看她女儿练习武功的视频， 脚下虎虎

生风， 以为是哪个派别的掌门云游时收

的徒弟呢。

和 Mada 在一起很欢乐， 特别是在

五月椴树盛开的季节， 因为有在俄罗斯

生活的经验， 椴树是我准确辨识的树种

之一。 侨居诗人叶甫图申科曾经描写过

五月椴树新鲜的气味， 描写过它粘润的

青春的嫩叶子， 也写过 “望向窗外/院子

深处的椴树蓊郁起来/叹息： 为什么还不

落雪/要知道是时候落雪了”， 多么感伤

的诗句。 椴树在东欧平原不是什么贵重

树种， 生命力强大， 椴树蜂蜜也是再普

通不过的家常吃食， 路边农人兜卖的密

密匝匝挤在一起的蜂蜜罐子里， 椴树蜂

蜜价钿最可爱。 在克拉科夫 Mada 跑到

树下， 拼命赞美它的香气， 我都觉得她

应该去演舞台剧了。

说起来很是戏剧性， 我还是利用一

天去了华沙， 从克拉科夫搭上火车， 东

欧平原渐次在阳光下朗阔起来， 天空也

飘着传说的棉花糖， 牛儿在远处信步 ，

那个德行好像是愿意吃草就啃上几口 ，

不愿意吃求它脸也会别向一边的———五

月赞美诗一样情谊绵长； 记得我曾经到

过乌兰巴托， 见过有些斑驳的草原上牛

儿就急促许多。

不能免俗 ， 在华沙还是去寻觅了

“肖邦之心” 的圣十字教堂 ， 位于华沙

大学对面， 说它不起眼是我在教堂四周

转了转也无法完全确认是不是这座教

堂， 并非是肖邦拥趸所认为的那样 “游

客络绎不绝”， 问旁边一个小警察 ， 他

也不知道， 我们对着地图确认了一阵子

才指认眼前这个不大的教堂就是圣十字

教堂； 故事里说肖邦在去国之前常来此

做礼拜： 年轻， 瘦削， 岑寂而敏感， 这

些似乎也是一些影像或者文字里的波兰

映像， 不过是音乐， 是肖邦， 还有法国

和乔治桑， 它们合力圆满了音乐之心 ，

抚慰了渴望走进音乐花园的心灵。 雅盖

隆大学的苏哈涅克教授问， 为什么中国

人那么喜欢肖邦， 他接着补充说日本人

也喜欢。 是的， 音乐殿堂我是不配走进

的， 可是东方人似乎都喜欢肖邦： 想起

波兰， 没有了解， 想象也支离破碎， 愿

意想起肖邦总是欢喜的感受， 类似于想

象这个国家在用拉丁文完成乡间诗歌的

时代， 类似于维吉尔的牧歌还在影响这

个国家的时代。 进去教堂， 其实不太容

易寻找到哪一根廊柱属于肖邦的， 问了

在里面做礼拜的一个中年女子， 聊了几

句， 她好像还能说些俄文， 顺利找到了

那根廊柱。

我问出生于 1937 年的苏哈涅克教

授， 那么， 还记得一点二战的情形吧。

“光明来得太迟了 ” ———他简单描述了

几句用这句结尾。 81 岁的老先生还是穿

戴整齐， 随身带着干净的手绢， 还有清

新口气的小糖豆儿， 思维极端敏捷开阔

的老头儿。 大概是刻意摈弃学问自我指

涉的浪漫主义影响 ， 在 60 岁的时候他

离开了几乎工作一生的语文系， 组建了

斯拉夫世界的现代移民学研究。

其实， 克拉科夫或许算是我们眼中

的小城， 但是并非偏安一隅， 它位于被

称作 “小波兰” 的地方， 历史上曾经是

波兰首都， 学者们无法论证它何以会在

二战中没有被毁掉， 中世纪的建筑得以

完整保留。 彼时华沙已经有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建筑被毁 ， 今天行走于华沙老

城， 见到的所有巴洛克建筑据一位学者

讲都应使用过去时态来表述， 算是在每

一个语词里都嵌入记忆。

雅盖隆大学的所有师生无一在二战中

幸存下来， 主楼门口的纪念雕塑在正午的

灼日下格外刺目， 它们的风格给我的感觉

都是二战之后 “成吨的瓦砾” 的衍生品，

因为不懂波兰文， 不知晓那些字母里都

写着什么。 据说一个纯粹的学者应该是

怀疑主义者， 必须具有证伪的能力。 不

过， 有些时候在无力面对历史事实的时

候， 他们也会说， 大概只有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人才能承受这样的痛苦。

离开克拉科夫的时候， 我发现在车

站附近行乞的哥们儿旁边多了一个同道

者， 几日前他面前摆着一个行乞牌子 ，

上书 : For Beer。 周围路过的男子都被

这种单纯所感染 ， 毕竟在正午的灼日

里， 奉上一枚硬币助力哥们儿去买杯啤

酒还是很仗义的。

友
谊
的
香
气

谈
瀛
洲

1.
我的一盆风兰， 是舟山的

方圆师兄送给我的。

方圆是我在 1988 到 1990 年间

跟杨邦泰老师学拳时的师兄弟。 杨

老师当时在上海人民广场设场教拳，

方圆在舟山沈家门， 每月专门坐船

过来学拳一次 。 我比方圆早拜师 ，

他比我长十岁 ， 所以互称为 “师

兄 ”。 但实际上 ， 他学得比我好得

多。 他学了拳真能打人， 我学拳则

不过是活动身体而已。

方圆师兄在中学时受人欺负 ，

他父亲就送他去跟一位练长拳的师

傅学拳。 学拳不久， 就把师傅的儿

子给打了， 只能离开。 等遇到杨师

时， 已转益多师， 功夫本身已不错

了 。 再加上身体素质好 ， 肯吃苦 ，

悟性强， 能动手， 杨师也很喜欢他，

将毕生所学倾囊而授。

后来杨师去世， 我跟他就失去

了联系。 当时还没有手机， 连固定

电话也很少。 我爸妈家有个固定电

话， 我结婚后在浦东的家连个电话

都没有， 打电话要靠传呼。 后来又

搬了一次家， 就更难找到我了。

没想到， 到 2017 年， 过了二十

多年， 我们又联系上了！ 靠的还是

我爸妈家的那个固定电话号码。 他

们虽然也搬了家， 但号码没变。

在碰面时， 方圆师兄已经退休，

不但是舟山武术界的翘楚， 也是舟

山兰界的第一人， 最多时曾养了一

千多盆兰花， 五百多个品种。 后来

兰棚遭受兰花病毒的侵染， 死了许

多兰花， 现在仍有二百多种。

2.
去年 （2017） 冬我去舟

山看方圆 ， 也去他的兰棚看

了。 一个兰棚里养着珍贵的春、 蕙

兰品种 ， 里面喷水 、 通风 、 加温 、

照明的设备应有尽有。

还有一个棚子里养着比较普通

的蕙兰， 还有一个个长方形的盘子

里放着水苔， 养着舟山本地产的风

兰。 方圆师兄当时就从水苔盘子里

抠了一株有四个头的风兰给我。

风兰是一种附生植物， 也就是

说， 它生长在别的植物上， 但并不

窃取它们的养料。 方圆说， 在它的

原生地， 风兰一般是长在大的落叶

树上 。 它的根 ， 会黏附在树皮上 ，

把植株牢牢固定， 即便有大风也不

会把它刮落。 夏天， 日光强烈， 树

叶茂盛， 风兰得到遮荫； 冬天， 日

照减弱， 而树叶也掉落了， 风兰又

得到充足的光照。 在树干上， 风兰

从被雨水冲刷下来的腐叶、 鸟粪等

东西中吸收养分。

回到家里， 一方面是手头正好

没有水苔， 一方面也是想到了风兰

在自然界中的生境， 我就用腐叶和

树皮来种它。 这些植料原来是我储

存了来种洋兰的。 然后又撒上几粒

颗粒状的海鸟磷肥 （鸟粪）， 和氮磷

钾三合一的颗粒状缓释化肥。 我施

肥一般都是化肥和有机肥结合， 这

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用合适的植料和基肥把一种花

给安顿好， 可以说是种好花的最重

要的一步， 就像是给一幢建筑打好

一个好的基础，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这以后只要浇好水， 在最

初的半年里不追肥都没有关系。

种好后， 我就把这盆风兰放在

室内朝南的窗台上。 正是严冬， 这

样它就不会被上海偶尔会有的零下

低温冻坏了。

天气转暖后， 我就把风兰拿到

顶楼阳台上， 那里它可以得到明亮

的光线照射。 等进入初夏， 我就把

它移到比它高大的木本花的新叶下。

它们会替它遮挡掉过强的阳光。

在冬天和初春的这几个月里 ，

这盆风兰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看样子它是种生长缓慢的植物。 我

注意到它在春雨的滋润下， 只是长

出了几条白白的新根， 有的就直接

暴露在空气中。 这些根上面覆盖着

一层起保护作用的白白的根套， 只

有顶端圆钝的根尖暴露在外， 是鲜

绿色的。

今年五月下旬， 方圆师兄带着

太太来上海看我， 到我阳台上来看

我的花。 我从夹竹桃下面取出那盆

风兰给他看时， 发现其中一苗已经

长出了一根细细的叉杆似的东西 ，

顶端微微膨大。

“这是抽花梗了？” 我问方圆。

“是啊， 快开花了。 你种得不

错哦，” 他说。

到后来， 这株风兰的每一苗都

长出了花梗， 一共四根， 每根顶端

都好几个花苞。

3.
翻了几本书 ， 发现古人

就知道并且栽培风兰。

明末浙江慈溪人冯京第托名簟

溪子作 《兰史》 一书， 书中就提到

了风兰。 他说风兰 “性喜风， 故名

风兰 ” ， 还有 “发兰 ” 、 “吊兰 ” 、

“桂兰” 等名字。 “壅之以发， 故名

‘发兰’”。 古人很有意思， 想必是注

意到了风兰长在树上 ， 餐风饮露 ，

不需要用壤土这种保水性很好的植

料来种， 所以在它的根部堆一些头

发， 好歹能短时间地保有一些水分。

和今天种风兰用的水苔、 腐叶等植

料相比起来， 头发的保水性实在是

太差了， 早就被弃置不用。 所以要

不是我查了几本古书， 还真想不到

有人会用头发这种东西来做兰花的

植料。

冯京第又说风兰 “挂在水上即

得水气升蒸 ， 亦时取下水中浸润

之”。 这大概就是它又叫 “吊兰” 的

原因了吧。

他没有解释为啥风兰又叫 “桂

兰”， 我想应该是因为它花小而又有

香味似桂。

当然， 风兰在文人雅士心目中

的地位远不及春、 蕙及剑兰。 文震

亨在 《长物志》 中写到兰花时顺带

也提到了珍珠兰 （即今米兰， 其实

并非兰花） 和风兰， 但说两者 “俱

不入品”。

清康熙时编的 《广群芳谱》， 对

风兰的产地、 形态和种法， 也写得

相当详细： “风兰， 产温、 台山阴

谷中， 悬根而生， 干短劲， 花黄白

似兰而细 。 不用土栽 ， 取大窠者 ，

盛以竹篮， 或束以妇人发髻铜铁丝

（也就是女人用来夹头发的铁丝或铜

丝网兜）， 头发衬之。 悬见天不见日

处， 朝夕噀以冷茶、 清水， 或时取

下水中浸湿又挂， 至春应自花。 即

不开花 ， 而随风飘扬 ， 冬夏长青 ，

可称仙草， 亦奇品也。”

《广群芳谱 》 说风兰产 “温 、

台山阴谷中”， 也就是说它产于浙江

的温州和台州地区， 这两个地方离

舟山都很近。

《广群芳谱》 又说 “一云此兰

能催生， 将产挂房中最妙”。 关于建

兰， 也有其香气能助产的传说。 这

类说法只能姑妄听之， 当不得真。

风兰在中国的产地其实很多 ，

在日、 韩两国也有产。 日本人还对

风兰的变异种特别珍视， 将其称为

“富贵兰”。

据马克·格里菲斯的 《兰花档

案》 （王晨、 张敏、 张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18， 第 44 页 ） 一

书， 在日本江户时代， 风兰就受到

日本武士阶层的喜爱： “虾脊兰由

商人养育； 兰属兰花是艺术家和知

识分子的最爱； 细茎石斛是皇室贵

族的专享； 武士和军事贵族沉醉于

小巧玲珑、 纯白无瑕且拥有迷人香

味的风兰属兰花， 当需要参见幕府

将军的时候， 会在去往江户 （今东

京） 的途中一路照料他们的植物。”

日本人传统的种法， 是在筒盆

中放水苔， 隆起成馒头状， 把风兰

种在上面。 说实话， 这形式我觉得

并不好看。

我是把风兰种在普通红陶盆里。

方圆师兄是用大浅盆子种。 甚至还

有人把风兰挂在盆景上， 根部敷些

水苔， 也能活。 风兰是顽强的， 能

适应多种环境。

4.
方圆师兄回舟山后不久，

风兰就开花了 。 纯白的小花 ，

五片花瓣加上一片钝三叉戟形的

唇瓣， 还有一根合蕊柱 （从严格的

植物学的角度来说 ， 三片是萼片 ，

另外三片才是花瓣， 其中一片进化

成唇瓣， 其实是给授粉的昆虫落脚

的地方。 至于合蕊柱， 则是兰花特

有的生殖构造， 是雌性的蕊柱和雄

性的花药的合二为一 ）。 唇瓣也是

一片纯白 ， 上面一个杂色的斑点

都没有 。

这种风兰的个头小， 只有六七

公分高， 香气却比春兰要浓， 鼻子

凑近花朵就可以闻到 （春兰的香味

是若有若无， 凑近了往往闻不到），

可以说不愧名字里的这个 “兰” 字。

风兰的花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

唇瓣与合蕊柱之间的孔窍， 通往一

根长长的像动物身上的盲肠一样的

管子， 植物学上叫做 “距”， 是一个

贮存花蜜的器官。 这个距有四到五

公分长， 比花梗还长。 看来要有个

长着长喙的蛾子或蝴蝶， 才能吃到

那里面藏的蜜呢。 这个长距， 也让

风兰的花看起来有些奇怪， 有点像

绿豆芽。

风兰早晨不太香， 傍晚是它集

中放香的时刻。 有天傍晚， 我打开

楼下小阳台的玻璃门， 这盆风兰放

出的浓烈香味就钻入了我的鼻孔 。

这么小的花， 居然这么香！ 嗯， 这

是友谊的香味啊！


